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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憶
力
驚
人
者
，
被
視
為
奇

人
。
但
﹁
奇
﹂
也
不
過
是
比
較
，

箇
中
的
可
能
性
才
最
耐
人
尋
味
。

為
甚
麼
偏
偏
是
某
些
人
或
一
小

撮
人
，
才
會
有
驚
人
的
記
憶
力
？

調
查
的
個
案
顯
示
這
些
人
不
過
是
平
凡

一
族
。
一
位
英
國
少
年
才
十
四
歲
，
但

記
得
起
所
有
他
童
年
的
事
情
。
隨
便
問

他
七
歲
時
候
的
一
個
日
子
，
他
會
清
楚

說
出
是
哪
個
周
日
，
他
跟
誰
在
一
起
以

及
做
過
甚
麼
事
情
。
﹁
十
月
十
四
日
是

一
個
周
六
，
爸
爸
媽
媽
駕
㠥
我
家
的
福

士
汽
車
到
沙
灘
，
我
吃
了
一
個
最
好
味

道
的
巧
克
力
冰
淇
淋
。
﹂
他
當
然
也
記

得
細
節
，
包
括
玩
過
的
牌
局
和
朋
友
們

的
表
情
、
說
話
與
動
作
，
他
說
㠥
的
時

候
不
假
思
索
。
他
聲
言
並
不
喜
歡
重
複

地
被
人
家
測
試
，
因
為
那
並
不
是
值
得

炫
耀
的
事
情
。

同
樣
的
情
況
也
發
生
在
另
一
個
因
為

具
有
超
人
的
記
憶
力
而
被
廣
泛
報
道
的

人
身
上
。
這
名
生
活
在
美
國
加
州
的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四
十
來
歲
，
生
活
的
經
歷

更
多
。
她
小
時
候
曾
遭
受
遺
棄
，
成
長

後
感
情
多
番
波
折
，
到
最
近
生
活
才
算
穩
定
下

來
。
她
說
超
人
的
記
憶
力
常
常
帶
給
她
痛
苦
；
每

回
她
想
起
某
天
某
刻
歷
歷
在
目
的
事
情
，
她
會
激

動
得
發
抖
，
因
為
她
知
道
如
果
不
是
那
一
刻
所
作

的
決
定
，
往
後
的
道
路
不
會
那
樣
艱
難
，
因
而
當

被
抽
問
起
對
某
個
日
子
的
記
憶
，
她
的
眼
淚
總
會

流
個
不
停
。

同
樣
，
她
並
不
認
為
超
人
的
記
憶
值
得
炫
耀
，

因
為
就
是
如
此
這
樣
的
發
生
了
，
是
不
勞
而
獲

的
，
反
而
是
多
番
折
騰
。
她
跟
那
個
英
國
男
童
一

樣
拒
絕
被
分
析
，
包
括
生
理
的
和
心
理
的
，
包
括

說
她
重
視
感
情
和
渴
望
愛
，
這
才
是
她
超
人
記
憶

的
主
要
因
由
。
具
有
超
人
的
記
憶
者
問
：
﹁
為
甚

麼
人
們
總
是
難
以
接
受
事
情
就
是
這
樣
發
生
了
？
﹂

百
家
廊

朱
文
興

超人之記憶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
惡
童
日
記
︾
一
直
以
﹁
我
們
﹂
兩
位
一

體
來
說
故
事
，
﹁
我
們
﹂
一
起
練
習
忍
受
皮

肉
之
痛
、
練
習
心
靈
之
痛
、
練
習
禁
食
、
練

習
殘
酷⋯

⋯

只
有
︽
瞎
子
與
聾
子
的
練
習
︾

一
段
，
兩
人
才
分
身
為
二
：
一
個
扮
瞎
子
，

另
一
個
扮
聾
子
：
﹁
瞎
子
﹂
拿
了
外
婆
的
頭
巾
遮

住
眼
睛
，
﹁
聾
子
﹂
則
用
草
將
耳
朵
堵
住
，
兩
人

手
牽
手
走
在
街
上⋯

⋯

邊
讀
邊
想
：
這
樣
的
練
習

到
底
有
什
麼
寓
意
？

﹁
我
們
﹂
在
街
上
遇
上
警
報
，
﹁
聾
子
﹂
描
述

他
所
看
到
的
情
景
：
﹁
這
條
街
道
又
直
又
長
，
街

道
兩
側
盡
是
矮
房
子
，
都
是
平
房
。
房
子
的
顏
色

有
白
色
、
灰
色
、
粉
紅
色
、
黃
色
和
藍
色
。
過
了

街
道
後
，
就
可
以
看
見
一
座
公
園
，
裡
面
種
了
很

多
樹
，
還
有
一
座
噴
水
池
。
天
空
很
藍
，
還
飄
㠥

幾
朵
雲
。
哇
！
看
到
飛
機
了
，
五
架
轟
炸
機
，
它

們
飛
得
很
低
。
﹂

﹁
瞎
子
﹂
則
用
耳
朵
聆
聽
世
界
的
動
靜
：
﹁
我

聽
見
飛
機
的
聲
音
，
它
們
發
出
斷
斷
續
續
卻
很
巨

大
的
聲
響
，
它
馬
力
很
足
，
載
㠥
炸
彈
。
現
在
它

們
全
都
飛
走
了
。
我
又
聽
到
鳥
兒
的
叫
聲
。
除
了

這
些
，
一
切
都
很
寂
靜
。
﹂

﹁
聾
子
﹂
和
﹁
瞎
子
﹂
輪
流
描
述
蒼
涼
的
街

景
，
後
來
兩
人
不
再
需
要
拿
頭
巾
遮
住
眼
睛
，
也

不
需
要
拿
草
堵
住
耳
朵—

—

﹁
扮
瞎
子
的
因
為
眼

睛
被
遮
住
而
能
將
眼
光
導
入
心
靈
深
處
；
扮
聾
子
的
也
因
為

耳
朵
被
堵
住
而
能
拒
絕
所
有
的
噪
音
﹂。
那
是
說
，
透
過
這
種

非
常
殘
酷
的
練
習
，
這
虛
構
的
孿
生
兄
弟
從
此
看
見
他
人
視

而
不
見
的
真
相
，
也
聽
懂
了
別
人
聽
而
不
聞
的
謊
言
。

︽
第
三
謊
言
︾
於
是
出
現
了
這
樣
的
一
個
疑
幻
似
真
的
寓

言
：
﹁
我
︵
路
卡
斯
︶
才
一
轉
身
，
就
看
見
街
上
的
另
一
端

有
一
頭
美
洲
豹
。
這
頭
亮
眼
的
野
獸
，
渾
身
淡
灰
褐
色
和
金

黃
色
的
柔
軟
光
滑
的
皮
毛
，
在
炙
熱
的
太
陽
下
閃
閃
發
光⋯
⋯

房
子
和
穀
倉
都
㠥
火
了
，
但
是
我
卻
必
須
在
這
條
㠥
火
的

街
道
上
繼
續
走
下
去⋯

⋯

﹂

後
來
一
個
孩
子
撫
摸
㠥
趴
在
他
腳
邊
的
美
洲
豹
，
對
﹁
我
﹂

說
：
﹁
牠
不
兇
，
是
我
養
的
。
別
怕
，
牠
不
吃
人
，
不
吃

肉
，
只
吃
靈
魂
。
﹂
太
可
怕
了
，
好
一
頭
不
吃
人
、
只
吃
靈

魂
的
野
獸
，
就
像
曼
德
爾
施
塔
姆
︵O

sip
E
m
ilyevich

M
an
delstam

︶
筆
下
的
︽
世
紀
︾
那
麼
可
怕
：
﹁
我
的
世

紀
，
我
的
野
獸
，
誰
能
／
與
你
的
瞳
孔
直
接
面
對
／
用
自
己

的
鮮
血
，
誰
能
／
粘
接
兩
個
百
年
的
脊
椎
？
／
從
世
間
萬
物

的
喉
管
／
建
設
者
的
血
液
嘩
然
奔
流
／
而
在
嶄
新
歲
月
的
門

檻
／
只
有
寄
生
蟲
在
顫
抖⋯

⋯

﹂

然
後
火
焰
消
失
了
，
只
剩
下
一
堆
堆
殘
燼
，
變
冷
了
。

﹁
我
﹂
問
那
孩
子
：
﹁
你
是
我
的
兄
弟
，
是
不
是
？
你
在
等
我

嗎
？
﹂
孩
子
搖
搖
頭
說
：
﹁
不
，
我
不
是
你
的
兄
弟
，
我
沒

等
任
何
人
。
我
是
永
遠
年
輕
的
守
衛
。
等
兄
弟
的
人
現
在
就

坐
在
中
央
廣
場
的
長
凳
上
。
他
很
老
，
也
許
他
等
的
人
就
是

你
。
﹂

是
的
，
在
時
間
的
移
民
或
記
憶
的
流
亡
者
的
故
事
裡
，
並

非
所
有
真
相
都
是
真
相
，
也
並
非
所
有
謊
言
都
是
謊
言
。

瞎子與聾子的練習
葉　輝

琴台
客聚

剛
剛
出
版
了
一
本
新
著
作
︽
手
握

禿
筆
日
有
聲
︾。
又
在
報
上
看
到
一

篇
評
論
寫
作
的
文
章
，
指
出
：
如
果

你
問
讀
者
為
什
麼
讀
書
，
一
千
個
讀

者
可
能
有
一
千
個
回
答
。
但
如
果
你

問
作
家
們
為
什
麼
創
作
，
恐
怕
會
作
出
同

一
個
回
答
：
只
為
自
己
的
內
心
而
創
作
。

我
的
答
案
也
是
如
此
。
寫
文
章
就
是
有

感
而
發
。
白
天
從
報
章
書
本
電
視
電
台
收

到
訊
息
，
夜
裡
便
會
匯
集
而
加
以
思
索
，

有
時
竟
至
夜
不
能
寐
。
第
二
天
早
上
便
會

奮
筆
直
書
，
一
抒
胸
臆
。

所
以
我
讀
了
南
宋
詩
人
陸
游
的
詩

句
：
﹁
畫
中
寶
劍
夜
有
聲
﹂
，
心
有
所

感
。
陸
放
翁
是
著
名
愛
國
詩
人
。
在
宋

代
國
難
日
亟
時
朝
廷
偏
安
一
隅
，
都
不

思
進
取
，
於
是
他
發
出
﹁
畫
中
寶
劍
夜

有
聲
﹂
的
呼
號
。
把
寶
劍
擬
人
化
了
，

說
夜
裡
寶
劍
在
劍
盒
中
作
出
響
聲
，
呼

喊
主
人
持
之
殺
敵
。

當
今
社
會
上
不
平
的
事
情
多
㠥
，
而
傳

媒
上
也
散
佈
了
不
少
奇
談
怪
論
和
歪
理
。
心
有
所

感
，
不
吐
不
快
，
因
而
發
之
為
文
。
這
是
我
近
年
雖

然
年
紀
老
邁
，
仍
然
對
不
平
則
鳴
，
多
寫
政
治
評
論

文
章
的
原
因
。

所
以
新
的
文
集
，
改
了
陸
游
的
這
一
詩
句
。
作
出

﹁
手
握
禿
筆
日
有
聲
﹂
這
個
書
名
。

文
人
用
筆
，
武
將
用
槍
。
當
前
雖
然
仍
是
和
平
時

期
，
但
本
港
和
世
界
並
不
平
靜
。
我
國
周
邊
，
仍
有

某
些
軍
國
主
義
者
磨
刀
霍
霍
，
也
有
不
少
小
鬼
跳

樑
。
所
以
中
央
領
導
提
醒
國
人
，
不
能
不
提
高
警

惕
。
更
命
令
軍
人
，
準
備
迎
戰
，
且
戰
之
能
勝
。

在
香
港
，
也
並
不
平
靜
。
有
人
提
倡
﹁
佔
領
中

環
﹂。
﹁
佔
領
﹂，
不
就
是
使
用
武
力
麼
。
就
是
表
面

不
使
用
武
力
，
但
以
佔
領
之
名
，
行
癱
瘓
之
實
，
也

不
是
有
意
挑
起
衝
突
嗎
？
這
種
種
行
徑
，
往
往
有
幕

後
勢
力
操
控
，
不
可
小
覷
。

這
本
新
書
之
名
，
原
應
該
作
為
去
年
底
出
版
的
政

論
集
︽
沒
有
最
好
，
只
有
更
好
︾
的
書
名
。
但
因
當

時
十
分
欣
賞
習
近
平
主
席
的
上
述
金
句
。
認
為
我
的

政
治
評
論
，
並
不
煽
情
，
只
是
希
望
祖
國
和
香
港
，

都
能
克
服
缺
點
，
做
得
更
好
而
已
。

奮筆直書出新作

一
九
三
○
年
元
旦
，
上
海
市
市
長
張
群
受
到
蔣
介

石
之
托
勸
說
蔣
百
里
出
國
，
避
一
避
風
頭
。
未
料
，

蔣
百
里
斷
然
拒
絕
：
﹁
我
為
什
麼
要
亡
命
？
我
沒
有

資
格
亡
命
！
﹂
張
群
碰
了
一
鼻
子
灰
，
拂
袖
而
去
。

幾
天
後
，
門
生
劉
文
島
來
訪
相
告
：
﹁
老
師
，
目
前

你
處
境
險
惡
，
我
看
你
還
是
出
國
安
全
，
早
走
為
好
。
﹂

不
料
蔣
百
里
怒
目
圓
睜
，
拍
㠥
桌
子
說
：
﹁
我
沒
有
刮
地

皮
，
沒
有
錢
出
國
！
﹂
劉
文
島
說
：
﹁
聽
說
上
海
當
局
答

應
發
給
你
路
費
五
萬
元
。
﹂
蔣
百
里
餘
怒
未
消
，
以
鄙
視

的
口
吻
，
堅
定
地
說
：
﹁
別
人
的
錢
我
不
要
，
我
沒
有
犯

法
，
不
會
離
開
上
海
。
看
他
蔣
介
石
把
我
怎
麼
辦
！
﹂

西
安
事
變
，
張
學
良
軟
禁
蔣
介
石
，
要
求
蔣
介
石
同
意

抗
日
八
項
條
件
，
蔣
介
石
斷
然
拒
絕
。
東
北
的
少
壯
派
軍

官
主
張
殺
蔣
介
石
，
親
日
派
何
應
欽
也
準
備
轟
炸
西
安
，

要
蔣
介
石
的
命
。
張
學
良
乃
請
德
高
望
重
的
蔣
百
里
，
對

蔣
介
石
游
說
。
蔣
介
石
相
當
尊
重
蔣
百
里
的
對
形
勢
的
分

析
意
見
，
見
了
蔣
百
里
，
立
即
互
相
握
手
，
二
蔣
關
起
門

來
密
談
。
蔣
百
里
不
急
於
引
入
正
題
，
拐
彎
抹
角
地
說
：

﹁
我
剛
從
國
外
考
察
回
來
，
消
息
比
較
靈
通
。
目
前
日
本
海

軍
和
陸
軍
為
侵
華
而
互
相
爭
功
，
日
本
天
皇
已
秘
密
接
見

過
陸
軍
大
臣
︵
蔣
百
里
引
經
據
典
，
敘
說
中
國
歷
史
上
亡

國
之
痛
，
當
﹁
兒
皇
帝
﹂
均
無
好
下
場
的
教
訓
︶。
他
又
分

析
形
勢
，
說
﹁
明
年
︵
一
九
三
七
年
︶
一
定
會
大
舉
入
侵

我
國
！
﹂
你
蔣
介
石
要
﹁
安
內
﹂
已
來
不
及
了
。
蔣
介
石

聽
後
，
心
有
所
動
，
蔣
百
里
遂
將
話
題
轉
入
解
決
﹁
西
安
事
變
﹂
的
對

策
，
他
提
醒
蔣
介
石
要
提
防
何
應
欽
：
﹁
中
央
軍
不
能
急
攻
，
更
不
能

用
飛
機
轟
炸
西
安
，
否
則
會
危
及
你
的
生
命
。
為
保
持
元
氣
，
應
避
免

內
戰
，
以
和
平
解
決
為
好
。
﹂
最
後
，
蔣
介
石
接
受
了
抗
戰
的
安
排
，

終
於
安
全
，
回
到
了
南
京
，
以
後
進
入
了
國
共
聯
合
抗
戰
。
蔣
介
石
大

難
不
死
，
蔣
百
里
起
㠥
重
要
作
用
。

如
果
知
道
了
蔣
英
曾
為
反
對
蔣
介
石
的
死
囚
鄧
演
達
秘
密
傳
遞
訊

息
，
知
道
了
蔣
百
里
和
蔣
介
石
之
間
的
關
係
，
知
道
了
蔣
百
里
坐
監
和

幾
乎
被
殺
的
原
因
，
再
去
看
電
影
︽
錢
學
森
︾，
觀
眾
就
會
明
白
錢
學

森
的
夫
人
蔣
英
對
蔣
介
石
不
會
有
好
感
，
如
果
她
要
回
國
，
就
一
定
不

會
投
靠
逃
亡
到
台
灣
的
蔣
介
石
，
蔣
英
和
錢
學
森
熱
愛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回
到
中
國
大
陸
，
獻
身
中
國
的
國
防
事
業
，
是
有
軌
跡
可
尋
的
，

這
是
歷
史
發
展
的
必
然
，
熱
愛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也
是
廣
大
中
國
人
民

當
時
的
抉
擇
。

蔣介石要蔣百里出國
范　舉

古今
談

最
近
看
電
視
劇
︽
仁
心
解
碼
II
︾，

找
到
一
些
有
趣
發
現
。
首
先
，
這
個

劇
打
破
了
很
多
電
視
劇
的
禁
忌
，
例

如
陳
思
家
會
向
前
男
朋
友
提
到
現
任

男
朋
友
怎
樣
在
她
每
月
經
痛
時
給
她

無
微
不
至
的
照
顧
；
賴
瑤
珠
訂
購
的
義

乳
會
被
男
友
人
拆
開
呈
現
在
觀
眾
眼

前
；
卓
慧
翹
身
為
專
科
醫
生
卻
在
醫
院

內
公
然
公
開
自
己
未
婚
懷
孕
和
接
受
捐

精
懷
孕
的
消
息
，
面
不
紅
耳
不
赤
地
高

聲
向
高
立
仁
索
取
精
子
，
使
她
可
以
做

未
婚
媽
媽
；
高
立
仁
在
捐
精
時
用
言
語

透
露
捐
精
的
方
法⋯

⋯

這
些
行
為
以
前

哪
會
在
尺
度
甚
嚴
的
電
視
中
出
現
？

第
二
，
這
個
劇
跟
︽
壹
號
皇
庭
︾、

︽
妙
手
仁
心
︾
的
風
格
甚
似
，
大
家
的
公

式
都
是
：
醫
療
人
員
＋
警
察
＋
﹁
塘
水

滾
塘
魚
﹂
的
男
女
關
係
＋
一
班
人
在

﹁
歡
樂
時
光
﹂
時
互
相
揶
揄
捉
弄
，
將
本

來
是
危
險
沉
重
的
情
節
以
笑
料
稀
釋
，

這
些
人
物
角
色
都
好
像
天
生
是
歡
樂
愉
快
似
的
。

第
三
，
看
深
一
些
，
這
班
人
的
生
命
其
實
都
是
殘

缺
或
受
過
嚴
重
創
傷
的
：
高
立
仁
的
女
兒
是
未
婚
媽

媽
，
他
的
未
婚
妻
在
交
通
意
外
中
死
亡
；
卓
慧
翹
的

同
居
男
友
意
外
死
去
，
她
更
發
現
他
原
來
早
已
另
有

愛
人
；
林
頌
恩
本
是
殺
人
犯
之
女
，
男
友
中
槍
身

亡
，
最
後
自
己
也
變
成
人
格
分
裂
病
人
和
連
環
殺

手
；
神
父
教
養
的
四
名
子
女
二
人
被
殺
，
二
人
殺

人
；
賴
瑤
珠
的
一
邊
乳
房
被
切
除
；
王
世
邦
原
來
父

母
不
詳
，
是
被
收
養
的
孤
兒
，
孿
生
兄
弟
更
被
殺

死
；
唐
嘉
麗
被
丈
夫
拋
棄
，
卻
戀
上
好
友
之
夫
，
不

能
自
拔
；
陳
思
家
貌
美
如
花
，
卻
屢
次
被
甩⋯

⋯

難

為
這
群
生
活
千
瘡
百
孔
的
人
要
經
常
營
造
歡
樂
氣

氛
。
到
底
是
編
劇
令
劇
中
人
精
神
分
裂
，
或
是
人
生

本
來
就
是
一
邊
舔
傷
掉
淚
，
一
邊
嘻
嘻
哈
哈
地
過
日

子
？在

芸
芸
眾
生
中
，
我
看
到
何
年
月
的
行
為
表
現
是

最
合
乎
情
理
的
。
他
一
直
未
能
在
工
作
上
有
表
現
，

深
受
困
擾
，
因
此
他
總
是
戰
戰
兢
兢
，
一
面
沉
鬱
，

如
履
薄
冰
似
的
，
因
為
他
只
有
擔
心
和
緊
張
。
然

而
，
這
名
最
合
乎
常
理
的
角
色
放
在
一
班
精
神
面
貌

和
生
活
經
驗
毫
不
相
符
的
人
之
中
卻
變
成
格
格
不

入
。
到
底
誰
才
是
正
常
？

誰才是正常？
小　蝶

演藝
蝶影

兩
個
故
事
這
樣
傳
下
來
：
宋
室

走
難
從
北
而
南
，
公
主
報
恩
下
嫁

新
界
錦
田
鄧
氏
時
為
北
宋
末
年
，

鄉
野
地
方
為
款
待
皇
族
又
未
備
貴

重
分
類
盆
碗
，
以
盛
器
木
盆
將
不

同
菜
式
共
放
是
為
盆
菜
起
源⋯

⋯

相
信
屬
傳
說
多
，
據
說
公
主
隱
姓

埋
名
以
防
殺
身
之
禍
，
及
至
南
宋
喘

定
趙
宋
尋
找
失
散
皇
族
身
份
才
得
曝

光
。另

一
則
，
南
宋
氣
數
已
盡
，
孩
童

宋
帝
昺
落
難
嶺
南
，
流
落
香
港
金
兵

追
至
由
大
臣
陸
秀
夫
背
㠥
跳
海
尋
死

伶
仃
洋
崖
口
，
香
港
宋
皇
臺
見
證
其

事
，
鄉
下
人
迎
接
趙
宋
親
戚
，
雖
云

落
難
皇
帝
，
不
得
怠
慢
，
煮
弄
多
種

菜
餚
共
盛
於
盆
中
方
便
送
至
山
中
㠥

草
大
本
營
，
相
傳
為
盆
菜
起
源
。
無

文
字
根
據
也
無
嚴
格
口
述
，
卻
相
信

落
難
公
主
與
宋
皇
侄
都
曾
吃
過
盆

菜
，
無
它
。
以
盆
盛
熟
肉
共
吃
之
習

俗
在
中
國
各
地
不
同
民
族
留
傳
以
千

百
年
，
原
意
祭
祖
，
祖
墳
前
煮
肉
吃

酒
與
往
生
先
人
共
享
，
這
習
俗
肯
定

比
趙
宋
存
在
的
歷
史
長
久
。

不
單
中
國
平
民
百
姓
，
普
世
蟻
民

對
藍
血
皇
室
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艷

羨
，
多
年
下
來
只
要
刊
上
戴
安
娜
作

封
面
的
報
刊
特
別
暢
銷
，
今
天
熱
潮

傳
至
她
的
兒
子
媳
婦
。
當
然
英
女
王

流
行
大
半
個
世
紀
不
單
止
英
人
，
數
眾
世
人
視
之

甜
心
。

盆
菜
乘
上
皇
家
傳
奇
列
車
，
說
來
富
故
事
元
素

動
聽
而
已
。

湖
南
土
家
族
朋
友
告
訴
我
，
他
們
祭
祖
亦
以
大

盆
肉
並
酒
上
墳
拜
祭
後
吃
之
，
想
與
新
界
人
特
色

盆
菜
同
義⋯

⋯

春
秋
二
祭
我
們
稱
之
﹁
吃
山
頭
﹂

習
俗
相
同
，
祖
先
墓
前
先
以
整
條
生
豬
拜
過
，
就

地
煮
之
，
然
後
共
吃
，
我
們
稱
為
﹁
吃
山
頭
﹂，
一

盆
八
至
十
人
，
人
人
一
雙
筷
子
，
方
便
簡
單
飽
餐

P
IC
N
IC

，
才
是
盆
菜
起
源
，
後
世
加
上
不
同
食

材
，
變
化
煮
弄
，
造
就
了
今
天
流
行
香
港
、
東
莞

和
深
圳
的
現
代
﹁
盆
菜
﹂。

皇家美麗傳說話盆菜
鄧達智

此山
中

我對大明湖的最初印象，是從晚清小說《老殘
遊記》中獲得的。半個世紀前，正在故鄉江南求
學的我讀了劉鶚筆下的大明湖，書中描繪的湖光
山色，令我恍入詩情畫意之中。從此，大明湖成
了我心儀的地方。
沒料到，大學畢業後，我來到濟南工作、安

家。從此，大明湖進入了我的生活，融入了我的
生命。現實中的大明湖，比劉鶚的描繪還要美得
多。清晨傍晚，雪霽雨後，初春晚秋，盛夏嚴
冬，景致不同，給人的感受也就不同，不能不讓
我每每臨湖遊玩，流連忘返。
大明湖是詩意的。湖岸楊柳婆娑，婀娜多姿，

亭台樓閣掩映其中，微風掠過，時隱時現，宛若
人間仙境，岸柳恰似一條綠色的項鏈繞在一片碧
玉上，渾然天成，十分怡人。在湖邊隨便找個地
方坐下來，都有置身畫中的感覺。
三月初的濟南還鮮見春天的氣息，大明湖的柳

樹卻早早地吐了翠，呈現出唐代詩人賀知章描寫
的「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
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的景致。每年此
時，我總要到這裡，欣賞大自然點染的明湖春色
圖。盛夏，到岸邊的樹蔭下坐下來。看近處，荷
花盛開，微風夾㠥淡淡的荷香從臉頰上掠過，甜
絲絲的，沁人心脾；樹隨風曳，柳枝拂水，鳶飛
魚躍，立在魚網木樁上的水鳥時而抖開翅膀，時
而伸出長嘴啄水，悠然自得。駐足湖邊，向南望
去，千佛山清晰可見， 大明湖像鑲嵌在濟南老城
的一面鏡子，構成一幅「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
山色半城湖」的美麗圖畫。天晴的冬日傍晚，從
北極閣前向西遠望，柳樹雖然嬌華落盡，但依然
儀態萬方，湖中那兩個有幾棵大柳樹的小島，在
夕陽的映照下呈現出素雅的剪影，美不勝收。
大明湖是深邃的。千年古鐘、道教廟宇、亭台

樓閣、名人楹聯、帝皇題匾⋯⋯滿園古跡，大明

湖像濟南的一條歷史長河，一本內容豐富的濟南
鄉土教科書。湖北岸的鐵公祠、小滄浪亭、北極
廟、南豐祠；東岸的超然樓、秋柳園；湖中的歷
下亭；鵲華橋、北渚橋、南豐橋、曾堤⋯⋯無不
飽含㠥大明湖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歷代名人名
士遊歷大明湖後，總是被一湖美景所陶醉，或飲
酒對弈，或吟詩作畫，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
篇、楹聯和傳世名畫。
當年，劉鶚是從鵲華橋下泛舟，開始大明湖之

遊的。我總喜歡先到小滄浪亭，在鐫有清代詩人
劉鳳誥所作、清代書法家鐵保書寫的「四面荷花
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長廊下，欣賞湖光
山色，體味楹聯意境。我也常坐船到歷下亭，站
在這座清代重修的古亭院裡，欣賞鐫刻有唐代大
詩人杜甫所作、清代書法家何紹基書寫的「海右
此亭古，濟南名士多」的詩句；乾隆皇帝題寫的
「歷下亭」御筆；名士閣門柱上鐫刻的當代大文豪
郭沫若撰寫的楹聯，「楊柳春風萬方極樂，芙蕖
秋月一片大明」。這些詩句、題字和楹聯，是杜
甫、乾隆、郭沫若遊歷大明湖、登臨歷下亭時即
興留下的。在大明湖，歷代名人名士留下的這類
文化遺跡隨處可見。我喜歡南岸九曲亭附近一座
清代光緒年間的庭院，上世紀六十年代這院改為
稼軒祠後，郭沫若題寫的楹聯鐫刻在正廳廊柱
上， 「鐵板銅琶繼東坡高唱大江東去，美芹悲黍
冀南宋莫隨鴻雁南飛」。二十六個字把南宋著名詞
人、濟南籍的抗金將領辛棄疾豪放派的宋詞風格
和壯志未酬的愛國情懷寫得鮮活形象，躍然眼
前。
我還愛到大明湖的東北岸，遊覽南豐祠，每每

看到「北宋一燈傳作者，南豐兩字數先生」的楹
聯，不由得想起九百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唐宋八
大家之一的曾鞏任齊州知州時，在大明湖築起了
百花堤，把湖攔為西湖和東湖，以調節湖水，蓄

水分洪；修建了北水門，引湖北洩，治好了濟南
水患。出南豐祠穿過東北側的竹徑，有一座「藕
神祠」，我喜歡祠門廊柱上鐫刻的濟南當代著名學
者徐北文先生撰寫的楹聯，「歸去來兮宋代詞宗
才女魂，是也非也水中仙子荷花影」，濟南才女、
婉約派傑出詞人李清照與大明湖的情緣，大明湖
荷花成仙的奧秘，隱含聯中。默讀此聯，彷彿看
到：李清照當年吟誦㠥《如夢令》，坐船從大明湖
「藕花深處」駛向岸邊，「驚起一灘鷗鷺」。出祠
向東，登上一個高台，是晏公台鐘亭。鑄於金代
明昌年間、有近八百多年歷史的8噸重齊魯第一大
鐘，懸掛亭中，形成著名的「明昌晨鐘」景觀。
鐘亭亭柱上的楹聯同為徐北文先生撰寫：「金鐘
鳴處蛙聲靜，璧月升時客夢清」，上聯蘊含㠥大明
湖「蛙不叫」的獨特生態和民間傳說，下聯意味
深長，令人心明意淨。。
大明湖有獨特的神韻。眾泉匯流，湖納百泉，

「明湖匯波」四個字恰切地勾畫了大明湖的特色。
早在1400多年以前，北魏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的
《水經注．濟水注》就有記載，濼水「北為大明
湖」。「濼水」之源就是趵突泉。濟南地勢南高北
低，大明湖位於老城的北側，老城
內趵突泉、黑虎泉、五龍潭、珍珠
泉這四大泉群的水奔流不息，通過
護城河與遍佈街巷的溝渠匯入大明
湖。因此，擁有源頭活水的大明湖
得天獨厚，成為國內唯 一天然泉水
匯成的城中湖。數千年來，來自泰
山山脈的地下潛流遇到黃河南岸花
崗岩阻擋，形成的壓力水頭，在低
窪的濟南老城區濾成泉水，噴湧而
出。泉水生生不息，明湖匯納百
泉，源頭活水源源而來。大明湖這
種特色早就被古人注意到了，元代
初年，明湖東北隅就建有匯波樓，
吸引了無數文人墨客登高，看明湖
美景，賞匯 波晚照。現在的匯波樓
是戰火中焚燬建國後重修的，著名

書畫家劉海粟題寫的「匯波晚照」金字匾額掛在
樓上，筆力沉雄的金色大字透出的是一份莊嚴的
氣象。
我更喜歡到曲水亭街，順㠥曲水河邊，百花洲

畔，慢慢地向北走，看珍珠泉、王府池子湧出的
泉水注入大明湖，領略「家家泉水、戶戶垂楊」
的風光。夏日，與家人泛舟大明湖。平靜的湖面
上，波光粼粼，漣漪層層，被木槳驚動的鯉魚跳
出水面，有的躍入船艙；小船進入荷葉叢中，水
禽嘰嘰，彩蝶飛舞，猶如進入世外桃源，心情頓
覺無比的愉悅和輕鬆。有一年初夏，我陪滬上的
客人坐畫舫從護城河駛入大明湖，恰遇一陣雷
雨。透過遊船窗戶看湖，只見湖面浪遏飛舟，環
湖如夢似幻，多少樓台煙雨中，不是江南，賽似
江南。下船時，雨停了。登上超然樓，碧空如
洗，明湖美景盡收眼底，尤其是東區的七橋風
月、秋柳含煙、竹港清風、鳥啼綠蔭等新景觀，
令曾游過大明湖的客人十分感慨，「如果劉鶚活
到今天，一定會觸景生情，寫《老殘遊記》續
篇，把由園中湖變成了城中湖的大明湖介紹給更
多讀者。」

眾泉匯流明湖美

■大明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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